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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社会主义者近来开始了一次真正的十字军征讨，来反对他们称之为权威原则的东
西。他们要想给这种或那种行为定罪，只要把它们说成是权威的就行。这种简单化的方法
竞被滥用到这种地步，迫使我们不得不较详细地考察一下。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
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但是，既然这两种说法都不好
听，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又使服从的一方感到难堪，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没
有以另外方式行事的办法呢，我们能不能——在现代的社会关系下——创造出另一种社会
状态来，使这种权威成为没有意义的东西而归于消失呢。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
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种使各个分
散的活动越来越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代替各个分散的生产者的小作坊的，是
拥有庞大工厂的现代工业，在这种工厂中有数百个工人操纵着由蒸汽推动的复杂机器；大
路上的客运马车和货运马车已被铁路上的火车所代替，小型划桨船和帆船已被轮船所代
替。甚至在农业中，机器和蒸汽也越来越占统治地位，它们正缓慢地但却一贯地使那些罪
雇佣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资本家来代替小自耕农。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错
综复杂化，正在到处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
能够组织起来吗? 
    我们假定，社会革命推翻了现在以自己的权威支配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资本家。我们
再完全按照反权威主义者的观点来假定，土地和劳动工只部成了那些使用它们的工人的集
体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权威将会消失呢，还是只会改变自己的形式?我们就来看一看。 
    就拿纺纱厂作例子吧。棉花至少要经过六道连续下序才会成为棉纱．并且这些工序大
部分是在不同的车间进行的。其次，为了使机器不断运转，就需要工程师照管蒸汽机，需
要技师进行日常检修，需要许多粗工把产品由一个车间报到另一个车间等等。所有这些劳
动者——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迫按照那根本不管什么个人自治的蒸汽权威所决定的
钟点开始和停止工作。所以，劳动者们首先必须就工作时间取得一致，而工作时间一经确
定，大家就要无例外地一律遵守。其次，在每个车间里，时时都会发生有关生产过程、材
料分配等细节问题，要求马上解决，否则整个生产就会立刻停顿下来。不管这些问题是怎
样解决的，是根据领导各该劳动部门的代表的决定来解决的呢，还是在可能情况下用多数
表决的办法来解决，个别人的意志总是要表示服从，这就是说，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
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肩用工人的任何小资本家要专制得多。至少就工作时间而言，可
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
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从一种
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
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 
    再拿铁路作例子。这里，无数人的协作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协
作必须依照准确规定的时间来进行。在这里，运转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
管辖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受托执行
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显而易见
的权威。不仅如此，假如铁路员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么，随后开出的列车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但是，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
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
一个人的意志。 
    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
“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予我们的代表以某种权威，而是某种委
托。”这些先生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
奥的思想家，简直是在开我们的玩笑。 
    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



从，这两者都是我们所必需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相产品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
是怎样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
发展而扩展起来，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
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
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
会组织将只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丸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
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使权威成为必要的种种事实，只是拼命反对字眼。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
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十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公共职能将失去
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
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各种社会条件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
废除根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
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
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倍它以武器
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有运用武装人民这
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
少了吗? 
    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
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背叛了无产阶级运动。在这
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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